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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旷野中最亮的 ———野外台站巡礼

2025年 11月 26日 星期三

一群不想“上岸”的
年轻人

北纬 47度 35分、东经 133度 31分，是中国科学院三
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试验站（以下简称三江站）的坐标。这
里也是中国科学院地理位置最东端的野外台站。

三江站的水很凉。纬度高、气温低，每次拧开水龙头，
人都会被冰得一激灵。更凉的是沼泽地里的积水，在三江
站的几天，每天都跟随科研人员套上长长的胶皮靴，走进
沼泽深处。

不一会儿，整条腿就凉透了。要是赶上正午采样，
烈日高悬，顶着一头汗、踩着一汪水，全身上下可谓冰
火两重天。

但这不是最难熬的。三江站科研人员告诉我们，等天
气再冷一点，穿着厚棉衣，光是走到采样地就能出一身汗，
再到冰冷的沼泽地里工作，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被汗水浸
透的贴身衣物，风一吹，就成了移动的“降温贴”。

他们开玩笑说，风湿病、关节炎都是职业病。天气冷，
他们就在胶皮靴里穿棉袜、垫棉鞋垫；水深，就把靴子换成
水衩……常年与沼泽相伴，三江站科研人员有千种万种的
生存智慧，唯独没考虑过最简单的方式———“上岸”。

岸就在身后，但他们不回头，一门心思往沼泽深处走。
冰冷、危险的沼泽地里，藏着沼泽湿地生态的无尽秘密，是
他们心心念念的“宝藏”。

不想“上岸”的人，反而更懂脚踏实地的重要性。在这
座偏远的洪河农场里，近 40年，一代代科研人员“泡”在沼
泽地里，采土样、晾土、磨土，采植物、烘植物、磨植物……
第一部《中国沼泽志》、第一幅《中国沼泽分布图》、第一个
沼泽湿地数据库，他们脚踏实地，填补了沼泽科学的多项
空白。

不想“上岸”的人，把根扎在沼泽地里。水文特征、气候
变化、植物演化、生态修复，外人眼里的“烂泥地”，在他们
手里结出了无数科学研究的硕果：退耕还湿、生态保育、节
水灌溉，这些成果不仅反哺了“岸上”的更多人，也为广袤
的黑土地搭建起生态屏障。

成熟的稻穗总低垂着脑袋，三江站的工作人员也是如
此。他们低着头、弯着腰，一脚水、一脚泥，整日埋首在沼泽
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采样与监测。

对这群不想“上岸”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并不枯燥。
他们满怀对丰收的期待，走进沼泽深处，探索更多未知、
迎接更多挑战。

在“北大仓”中央，他们守着一块“烂泥地”
姻本报记者 赵宇彤

今年 9月 15日，从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
北地理所）出发，历经 20多个小时车程，一路
向北，穿过广袤、金黄的田地，《中国科学报》
记者终于抵达 887公里外的目的地———洪河
农场。

这里地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是我
国最大的淡水沼泽集中分布区之一，也是昔
日的“北大荒”。如今，在“中华粮仓”的中心，
却保留着一块“烂泥地”。

20世纪 80年代，大规模垦荒几乎将湿
地破坏殆尽。目睹这一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兴土心痛不已。他呼吁号召，“抢”回了一块
“烂泥地”，为我国沼泽研究保留火种。

良田湿地，一碧相连。这块由中国科学院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试验站（以下简称三
江站）守护了近 40年的“烂泥地”，为这片黑
土地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留下一块“烂泥地”

“轰隆、轰隆……”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的伴奏声中，几十名工人兴奋地在广袤无垠
的土地上耕作。

这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三江平原经
常能看到的景象。“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
子也发芽。”这片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
汇流冲积形成的沃土，是世界上仅存的四大
黑土带之一，土壤有机质是全国平均值的 3
至 5倍。在“向荒原要粮”的口号声里，三江平
原迎来了大规模垦荒时期。

然而，三条大江浩浩荡荡，不仅带来了
千里沃野，还孕育了众多河流和湿地。20世

纪 60 年代，另一拨人来到了三江平原。他
们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现东北
地理所）的科研人员，联合国家有关部委工
作人员开展全国范围内沼泽和泥炭资源的
综合考察。

三江平原是那次考察的重点之一。“这里
是我国中纬度冷湿低平原沼泽湿地典型分布
区。”三江站站长、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宋长春
告诉《中国科学报》。

轰轰烈烈开发的另一面，则是静谧无声
的生态衰退。
“在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的

同时，三江平原湿地面积锐减。”宋长春面色
凝重，湿地垦殖、水利工程人为阻隔了自然湿
地与河流的水利联系，湿地生态环境加速恶
化，大量湿地物种濒危或绝迹。

20世纪 70年代初，刘兴土承担了国务
院科教组和农业部下达的“三江平原沼泽与
沼泽化荒地考察”任务。看着破碎的湿地景
观，他意识到形势紧迫：全国湿地的分布、成
因、组成、特征、类型等科学问题还没弄清，就
已被破坏殆尽。

不同于其他湿地类型，三江平原由于地
势低洼、土质黏重，冻土发育，土壤过度潮湿，
形成了典型且珍贵的沼泽湿地。这其中蕴藏
着巨大的科研价值。刘兴土等科研人员决定，
必须留下一块“烂泥地”。
选择哪里呢？彼时，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垦

荒行动，大量沼泽湿地摇身一变，成了良田。
只有三江平原腹地，由于地势低洼、排水不
畅，依旧保留“烂泥地”的原始风貌。

1985年，我国第一个沼泽湿地生态野外
定位研究站———三江站被批复建立，1986年
开始建设，1992年加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2005 年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开启了沼泽湿地定位研究的新阶段。

自此，我国最大的淡水沼泽集中分布
区之一 ———三江平原腹地的洪河农场，多
了两座白色办公楼以及 167 公顷的野外综
合试验场。

独门绝技“水上漂”

在三江站，每个人都得掌握一项独门绝
技———“水上漂”。
这不是开玩笑。“三江平原的沼泽湿地

中广泛分布着毛薹草和漂筏薹草，在水面
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草根层。”三江站副站
长谭稳稳告诉记者，由于这类植物根系发
达、持水性较强，在多雨季节会“吸水”膨
胀、浮在水面。远望植被茂盛，但实际并不
“结实”，通常一个人站上去 10 分钟，就会
下陷七八厘米。

因此，在沼泽湿地采样，长筒胶靴必不可
少。拨开半米高的草丛，深一脚、浅一脚，要是
一不留神掉进隐藏的“水坑”，冰凉的水灌进
靴里，一时半会儿都无法脱身。

更困难的是，草在漂、人在漂，就连仪器
也在漂。

从办公楼到野外综合试验场，道路从平
整宽阔的水泥路变成坑坑洼洼的红砖路。“不
是我们不想修。”谭稳稳满脸无奈，由于地处
季节性冻土地区，每到冬季，土壤中的水分冻
结、体积膨胀，就会出现地表不均匀升高的现
象。而三江平原又以沼泽湿地为主，土壤含水
量更高，冻胀现象更明显。

路不平并无大碍，但试验场中布设的仪
器支架也会随着冻胀而悄悄“长高”。每年清
明节后，谭稳稳从东北地理所回到三江站时，
就会发现仪器好像又高了点儿。
“这对科研仪器的日常维护提出了更高要

求。”谭稳稳说。三江站上有个沉甸甸的“老 A”
牌工具包，装着各种型号的扳手、螺丝刀，还有
钳子、万用表。每个科研人员采样时，一旦发现
仪器出现机械或电路故障，都能熟练维修。
在沼泽湿地里维护仪器难，建设新的科

研平台更难。
2017年，三江站着手建设三江平原湿地

水源涵养功能观测研究平台，目标是对区域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地下水位进行自动观测，在
三江平原湿地核心区建立了 31个地下水水位
及温度自动连续监测点、5个湿地地表水文过
程监测断面，整体覆盖面积约 1.2万平方公里，
样点布设涵盖自然湿地、水田和旱田。
“在湿地、水田和旱田分别建设了一口

15米深的大型监测井，其中在湿地，只能选
择冬天湿地冻住后施工。”三江站工程师张加
双回忆道，2018年 2月下旬，零下 20多摄氏
度的天气，他和八九个工人带着铁锹，一点点
凿着厚度近两米的冰层。“冷风像刀子一样割
在手上，干一会儿就得赶紧换另一个人。”

此外，研究湿地地表水 -地下水垂直补
给规律和流域湿地水源涵养功能，还需要监
测区域内的基本气象指标、辐射指标和蒸散
发情况。

但对于平坦开阔的三江平原而言，高高
耸立的气象观测设施就像根“引雷针”。“尤其
是夏秋季节，要特别注意预防雷击。”三江站
高级工程师乔田华开了个玩笑，这也是考验
“水上漂”功夫的时候。

尽管野外观测设备修建困难重重，但经
过近 40年的发展，目前三江站已先后建立了
气象观测场、沼泽湿地常年积水区综合观测
场、季节性积水区辅助观测场、旱田辅助观测
场、水田辅助观测场、综合实验样地等，布设
仪器 60余台（套）。

“三江站通过对全球变化影响下湿地生
态过程的长期定位监测和综合研究，揭示在
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影响下，湿地生态系统
结构、过程、服务功能的时空特征和环境效
应，为区域湿地保育与恢复提供数据支撑、理
论依据和关键技术。”三江站副站长、东北地
理所副研究员郭跃东总结道。

要经济也要生态

在谭稳稳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巨大的
《中国沼泽图》。
“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全国沼泽地图，系

统总结了我国主要典型区的沼泽及沼泽化土
地的类型、特征、形成和分布规律。”谭稳稳指着
图上右侧的《三江平原及毗邻山地沼泽图》，这
里正是东北地理所的重点研究区域，也是一代
代沼泽科学工作者埋首奋斗的土地。

建站之初，刘兴土等老一辈科研人员努
力在湿地垦荒中“抢”出科研“火种”，但并不
意味着完全放弃了经济效益。
“在‘七五’科技攻关期间，刘兴土主持

了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区生态农业工程设计
和建设工作，首创沼泽湿地稻 - 苇 - 鱼复
合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宋长春告诉记者。
1988 年，刘兴土向国家提交了关于三江平
原缩小开荒规模的科技咨询报告，为国家
相关决策所采用。

在坚持生态保护、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的
前提下，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多科
研成果也相继涌现。

第一部《中国沼泽志》、第一幅《中国沼泽
分布图》、第一套《湿地观测规范与方法》、第
一个沼泽湿地数据库……在近 40年的观测
与研究中，三江站填补了我国沼泽研究学科
多项空白。

这些科研成果切实改善了三江平原的自
然生态。“三江站的科研人员定期来采集数
据，其研究成果也指导着我们进行湿地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管理。”黑龙江洪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告诉记者，比
如退化湿地恢复技术、湿地植被演替与变化、
湿地碳循环研究等。“未来三江站将以洪河湿
地为核心，建立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碳汇监测
平台，为三江平原乃至全国湿地碳汇评估提
供数据和平台支持。”

进入新世纪后，三江站的担子越来越重。
“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等重大科研项目。”郭跃东告诉记
者，目前已积累 5500余条各类环境变化和生
物多样性动态数据，实现了多项示范技术的
创新及推广。

其中，为提高三江平原水资源综合利用

效率，三江站探索建立了三江平原农田高效
节水灌溉技术体系，平均灌溉水分生产率提
高 20%，粮食增产 6%，培训基层人员或农户
500人次，技术累计辐射推广 400万亩。

目前，以三江站为依托完成国家科技攻
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
重大项目等 100余项；向国家及省、市政府部
门提交关于三江平原水资源合理利用政策及
湿地生态保护政策等咨询报告 5份，多项建
议被相关部门采纳。
“未来，三江站将在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恢

复、平衡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解决农田与湿
地争水等方面，深化碳汇功能提升、水土资源
优化配置等研究，构建农田与湿地和谐共存
的生态格局。”郭跃东道出了美好期待。
“踏遍三江风雪路，世间何事不能为。”洪

河农场入口处高挂的铿锵誓言，既蕴含了从“北
大荒”到“北大仓”的奇迹，也见证着三江平原从
大规模开发到生态保护修复的蜕变。

金秋九月，稻浪翻涌。洪河农场里，大家
有条不紊地做着收割准备，三江站的科研人
员也穿上长筒靴、背起工具包，开启新一天的
采样工作———他们同样期待丰收的到来。

“稳稳的幸福”：和沼泽打交道的 13年
姻本报记者赵宇彤

9月中旬，三江平原气温已降至 10摄氏
度左右。走在沼泽地中，冰冷的积水漫到小
腿，一股寒意从脚底蹿到全身。
“泡”了几个小时的谭稳稳却直冒汗：一

米八的个子，弓着腰，几乎趴到半米高的草丛
上，仔细统计、分辨不同的植物。

作为中国科学院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
试验站（以下简称三江站）副站长，这片 167
公顷的野外综合试验场里每一台设备、每一
种植物，他都了如指掌。

从 2012年来到三江站，和沼泽打交道的
13年是他心中最幸福的日子。

候 鸟

在沼泽地里走路，有多困难？
积水上漂浮的草根层像一张柔软的“水

床”，每向前一步，人先会下陷半指深，再左右
摇摆。要是重心不稳栽了跟头，单凭自己很难
爬起来。

这条路，谭稳稳走了 13年。“小心，这里
有个坑”“往草多的地方走”……他穿着胶皮
长筒靴，背着工具包，拿着镰刀、板尺和记录
单，几句话的工夫就走出五六米远。
“割草”成了他在三江站的日常。
“猜猜这儿有多少种植物？”他手里动作

不停：先把 4根 1米长的管子拼成 1平方米
的样方框，扔到半米高的草丛里，再仔细统计
这块地里植物的类型、盖度、株数、多度……
最后割下样方框内的所有植株，装进采样袋，
分种测量鲜重和干重。
“这是为了监测沼泽湿地的植被群落情

况和变化。”这里分布着十多种不同的植物，
全靠他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分辨。

观测、测量、记录、收割……常年来，他一个
人包揽了全流程工作。通常 1平方米的采样需
要一两个小时，再花几个小时分拣。每次统计需
要收集 10块样地数据，他得用 3天才能完成。
“我们‘下沉’了将近 10厘米。”采完一块

样地，谭稳稳抹了把汗，“上热下冷就是我们
工作的常态。”

谭稳稳笑了笑，走向下一块样地。“每 5

年赶上一次野外站监测的‘大年’，5 至 9 月
生长季里，每个月都要统计一次数据。”其
他年份，只需要 7 月末 8 月初采集一次数
据即可。

在东北地理所，谭稳稳是个“面生”的人。每
年清明节一过，他就没了影儿，直到 11月才回
来“过冬”。而在洪河农场，他则是个“熟面孔”。
2012年 7月，一个皮肤黝黑、戴眼镜的小伙子
走进这里，从春种到秋收，一待就是 13年。
“生长季至关重要，得在台站密切监测植

物的生长情况。”谭稳稳像一只候鸟，定期往
返于长春和三江站，乐此不疲。

万 能

不管多么相似的植物，在谭稳稳手里都
变得清晰明了。
“这两种植物的叶片柔软程度不同，这个

弯曲得多一点儿。”谭稳稳把满满一包样品倒
在地上，依次分拣不同种类的植物，有些甚至
不用看，用手一摸就能分清。

这源自他十多年的工作积累。实际上，
本科就读水土保持专业的他，一开始也是
个“门外汉”。
“我觉得生态学太有意思了，地形、温度、

水分、土壤都影响着植物的生长。”聊到转行
的契机，谭稳稳语速越来越快，“植物形态千
奇百怪，同一树种在不同地区的形态也各不
相同。”

看到谭稳稳对植物感兴趣，老师推荐他加
入完达山脉种质资源调查工作。他白天采样、
晚上压标本，反复观察不同植物的分类特征。

这是一个细致活儿。一个人、一把塑料凳
子、一兜草，一拣就是三四个小时。但谭稳稳
不觉得枯燥，相反，能沉浸地做好一件事让他
倍感踏实。

因为平时他还负责三江站的后勤管理，
小到补墙皮、刮大白、修水管，大到监测仪器
的安装和管理，都不在话下。

分拣结束，他又着急去修路灯。“办公楼前
的灯不亮了，得看看问题出在哪儿。”近 10米高
的路灯杆被放倒，他再次蹲下身子，检查电路。

“人家是搞研究的，修这个不是小菜一
碟？”两个本地大爷凑上来围观。
“这都是工作之后学的。”谭稳稳笑着回应。
“我以为你们啥都得会呢。”
谭稳稳没说话，这些繁琐的工作曾让他

一度头大。“2016年建设新的科研样地时，缺
少技术积累，不知道仪器设备该怎么建设，尤
其涉及电路、施工等问题，都得从头学。”

自此，他的工具包里多了一块万用表。从
最简单的学起，慢慢也能做出基础电路了。
“项目验收时，设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我特
别开心。”

后来，他也没放弃这项技能。2021年，谭
稳稳兴奋地在朋友圈分享：“虽然还不是很规
整，但比以前有进步，这是自己在数采箱内配
线配得比较漂亮的一次了。”

幸 福

三江站平淡、琐碎、忙碌的生活，在谭稳
稳眼里却格外幸福。
“硕士期间，我在大兴安岭森林湿地生态

研究站开展观测，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 3摄
氏度，极端低温能到零下 48摄氏度。”在森林
里摸爬滚打 3年后，他从山林来到平原，走进
洪河农场，开启了新阶段。

洪河农场不大，一条不长的主街连起各
个生活区，没有娱乐设施，距离最近的县城将
近 90公里。

因此，除了样地，谭稳稳大部分时间都待

在办公室。他书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植物学拉
丁名笔记和东北植物检索表。不管多忙，他都
会抽出时间来学习、背诵植物的拉丁学名。

台站人少的时候，他就经常看书。侦探小
说、历史著作、名人传记……他涉猎范围很
广，最近读完的一本书是《世界上为什么要有
图书馆》。

每到夏秋季节，台站的人气足了。更多
老师和学生过来采样，谭稳稳也忙得不可
开交：帮忙找合适的样地、收集监测数据、
维护设备……

他心里却格外开心。“更多人过来工作，
就是对三江平原科研价值的认可。”后来，更
多研究所、高校主动来三江站采样，从仪器设
备到数据采集，都离不开谭稳稳的帮忙，“被
信任是一种幸福”。
“幸福的稳稳”是他的微信名。当被问起

什么是幸福，他难得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知
足常乐、有进步就是幸福。”他思考片刻又说，
“如果日复一日做重复性工作，一点新技术、
新知识都没学到，那就很枯燥了。”

如今，谭稳稳仍在持续学习新知识。
“我数学基础不好，现在听网课，学一些数
据分析的内容。”

接受记者采访期间，谭稳稳迎来了 39岁
生日。
“你有什么生日愿望？”
“争取在植物群落演替分析方面有点进

步。”他不假思索地说，又腼腆一笑，补充道，
“生活上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家人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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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计安装。 东北地理所供图

▲谭稳稳在沼泽地采样。
谭稳稳（左）在维修路灯。 赵宇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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